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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经工作的部队，也是我现在

的部队，前身是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

一团，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被授予

“阻击战英雄团”。

我打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对这里

的一切再熟悉不过。那时，我对当兵没

太多概念，只知道父亲上过战场、打过

仗。住在同一单元楼里还有一位被大家

称作“英雄”的伯伯，叫安忠文，是父亲的

战友。长大后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

“滚雷英雄”。

安叔叔常年戴着墨镜，一位阿姨经

常扶他到楼下晒太阳。有一次，突然下

大雨，我匆忙中跑错楼层，进错了房间，

恰巧看到他正在清洗假眼珠，吓得我哇

哇大哭跑回家。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

知，安叔叔的眼睛是在边境作战中受伤

的。在战斗危急时刻，他毅然向前滚进，

用身体引爆了地雷，给战友们开辟了胜

利的通道，自己却倒在了血泊中。母亲

还说，我父亲是炮兵，在战斗中同样非常

英勇。这是我第一次知晓战争的残酷和

军人的伟大。

我上小学后，父亲已经打完仗回到

单位。偶尔参加战友聚会，他都会带上

我。那些叔叔有的身体残缺；有的曾身

中数枪，子弹还留在身体里；还有的满脸

烧伤。他们讲述的故事，让我至今记忆

犹新。

父亲在连队当指导员时，晚点名从

不用花名册，对全连人员底数一口清，哪

个战士有点“小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

平时最喜欢和有“问题”的战士拉家常、

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上“补习班”。后

来，6 名战士如愿考上军校，他爱兵如子

的事迹也因此被媒体报道。

随 着 父 亲 工 作 调 动 ，从 小 学 到 初

中 ，我 换 过 好 几 所 学 校 。 由 于 不 停 地

需 要 适 应 新 环 境 ，我 的 学 习 成 绩 一 落

千 丈 。 父 亲 每 天 早 出 晚 归 ，有 时 还 要

经常住在单位，到了驻训时，更是几个

月 都 见 不 到 一 面 。 后 来 ，父 亲 从 野 战

部队又调到军校，整天忙于教学，依然

没空教我。初二时，我换了新学校，摸

底考试考了年级倒数第二。老师找到

父 亲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 以 他 现 在 的 成

绩 ，考 上 高 中 的 几 率 很 小 。”父 亲 当 时

只 对 我 说 了 一 句 话 ：“ 考 不 上 高 中 ，就

去当兵！”

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瞬间，未来

可能的人生犹如幻灯片闪过我的脑海，何

时当兵，何时结婚生子，我将过着和父亲

一样的生活，把他的人生再走一遍……为

了逃避当兵，后来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发

奋读书，从年级倒数第二前进到年级前

十，顺利考上高中。

我的高考分数比较理想，准备报自

己比较喜欢的学校。在填报志愿时，父

母强烈要求我报考军校或者国防生。我

强烈抗议，但父母软磨硬泡、反复做我的

思想工作，最后我只好报了国防生。毕

业分配时，我被分到父亲待过的城市，距

离父亲的老部队很近。更巧的是，2013

年底，我所在单位重新整编，我又回到了

父亲的老单位。

入伍时，父亲曾告诉我两句话，也

成为了我的座右铭——“取兵一文，自

己 会 不 值 一 文 ”“ 朴 实 老 实 踏 实 干 工

作 ”。 后 来 ，我 才 知 道 ，这 就 是 父 亲 老

部队的精神。

在 父 亲 的 影 响 下 ，我 在 部 队 一 晃

10 多 年 过 去 了 。 父 亲 曾 是 个“ 神 枪

手 ”，“ 八 一 杠 ”十 发 十 中 ；我 不 知 是 因

为 苦 练 还 是 有 些 天 赋 ，步 枪 手 枪 我 往

往 能 5 发 命 中 50 环 。 父 亲 当 年 作 战 ，

高地指哪打哪；我担任指导员时，从炮

阵 地 指 挥 到 自 己 单 炮 操 作 ，也 能 发 发

命 中 。 父 亲 从 事 政 治 工 作 时 ，站 起 来

能 讲 、坐 下 来 能 写 ，发 表 过 不 少 文 章 ；

我 现 在 也 在 从 事 基 层 政 治 工 作 ，如 今

也基本能做到一口清、问不倒。

父亲从未到部队看过我，但父亲的

足迹犹如一条充满光亮的路，一步步带

着我前行。我想，每一代军人都是这样，

传承着先辈留下来的精神，沿着先辈走

过的路前进，担负起这一代革命军人的

使命和责任。这样的传承，还要一直不

变地走下去。

父
亲
的
足
迹
，我
的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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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阳

那年那时

西北，一座寂静幽深的山岭中。一

辆小客车载着军嫂刘艳和女儿晏子祎，

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中缓缓前行。沿途，

除了滚落的碎石，飘落的雪花，还有不

断攀升的海拔。

刘艳的丈夫晏斌是这座山里一个

哨 所 的 军 医 。 由 于 点 位 偏 远 、环 境 闭

塞，哨所官兵的家属即使随军了也无法

随队。结婚 22 年来，刘艳和晏斌一直两

地分居。

“这个叫‘盘龙’弯，那个叫‘虎踞’

岭，马上就到下车的地方了……”刘艳

向女儿介绍着。她是这条“探亲路”的

常客，对每段路的名字都如数家珍。

不远处，早已等成“雪人”的晏斌朝

车驶来的方向一个劲儿挥手。山路崎

岖，上山的车只能开到离哨所还有两三

公里的地方，再往上走只能步行。每次

刘艳上山，晏斌都会提前到这里等她，

一如她第一次来哨所探亲时的情景。

1998 年，刘艳经一位军嫂牵线，与

晏斌成了“笔友”。彼此志趣相投，写

信、盼信、收信、回信，成了那段时间里

两人最快乐的事。一封封跨越千里的

书信，不仅让两颗年轻火热的心渐渐靠

近，也让刘艳萌生了去边防的念头。那

次出发前，刘艳特地带了几包奶糖和饼

干作为给哨所官兵的“见面礼”。

从四川老家到哨所，路程 3300 多公

里 。 一 路 上 ，车 窗 外 的 风 景 越 来 越 荒

凉，不知走了多久，满眼只剩下重重叠

叠的大山。这些大山不仅挡住了刘艳

的视野，似乎也挡住了她的希望，“这里

这么苦，以后可怎么办？”

不知不觉，车已到站。“我是晏斌，你

是刘艳，对吗？”由于之前一直以书信相

通，两人拿着照片确认后才相认。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到呀？你在这

里等了多久啊？”看着晏斌那冻得黑红

的脸庞和乌紫的嘴唇，刘艳非常惊讶。

“从收到你信的那天，我就算着日

子了。没有电话也联系不上你，我就只

能每天来这儿等了。”晏斌说完，抖了抖

身上的雪，露出憨厚的笑容。

一路风雪，刘艳期待已久的哨所终

于近在眼前：两栋小平房孤零零地矗立

在群山之中，四周一片荒芜。虽然条件

简陋，但为了这场难得的相见，晏斌和

战友们做了不少准备。一进哨所，晏斌

赶忙拿出早已备好的热水袋和几个皱

巴巴的苹果，那间只有 10 多平方米的招

待室也被大家打扫得干干净净，炊事班

长忙前忙后给刘艳准备“大餐”。由于

冬储物资供应紧张，说是“大餐”，其实

就是多炒了盘西红柿鸡蛋和青椒鸡蛋。

傍晚时分，刘艳把带来的礼物分发

给官兵。战士们年纪都不大，因为长期在

艰苦环境下生活，面容看起来比同龄人略

显沧桑。他们收到礼物后，一个个脸上乐

开了花。刘艳眼眶有些湿润。这个小小

的哨所，虽然没有姹紫嫣红的浪漫，但这

群可爱的人就是这里最美丽的风景。

刘 艳 动 身 回 老 家 那 天 ，又 下 起 了

雪，下山的路非常寂静。刘艳也把心悄

悄地留在了这里。

第 二 年 ，刘 艳 和 晏 斌 步 入 婚 姻 殿

堂。为了让丈夫在边防安心服役，刘艳

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来到伊犁。每

次上山，她都会给战士们带些生活必需

品 。 在 哨 所 ，她 经 常 跟 着 他 们 上 山 挑

水。在山下，她也会帮暂时回不了家的

官兵处理家事……山路崎岖难行，但爱

让这条路有了幸福的味道。

这 条“ 探 亲 路 ”走 起 来 并 不 顺 利 。

一 次 探 亲 ，载 着 刘 艳 的 车 刚 走 到 半 山

腰，暴雨突然袭来。大雨夹着冰雹将车

顶砸得砰砰作响，山坡的碎石和黄泥也

混着水流直冲而下。司机立刻调头下

山，但车刚走没多远便陷入了泥泞。

“这可怎么办？”雨势丝毫未减，泥

石 流 随 时 有 可 能 发 生 ，四 周 又 荒 无 人

烟，刘艳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千钧一发

之际，急促的呼喊声由远及近：“赶紧出

来，我们来救你了！”只见晏斌和几名战

士带着工具、蹚着积水匆忙赶来救援。

事后，刘艳问晏斌如何知晓他们受

困。晏斌说：“山里天气突变，你们又迟

迟没上来，我预感可能遇到了麻烦，这

次幸亏来得及时……”听着晏斌轻描淡

写的回答，刘艳知道他当时肯定非常着

急，心里也不禁发酸。

山路无言，但爱从未随岁月的流逝

变淡。女儿出生后，由于年纪小，加之

山高路远，一家三口团聚的日子不多。

平日里，女儿晏子祎想爸爸了，刘艳就

会给她看晏斌的照片。

一次，刘艳带着刚上幼儿园的晏子

祎探亲，恰逢晏斌外出执勤。在哨所，指

导员捏着晏子祎肉嘟嘟的脸蛋笑着问：

“平常都是妈妈抱你，你爸爸在哪呀？”

“我爸爸……我爸爸在挂历上。”原来，晏

子祎对爸爸穿军装的照片很熟悉，导致

她把哨所挂历上的军人图片错当成了晏

斌。站在一旁的刘艳忍不住笑了。虽然

晏斌不能经常顾家，但彼此的包容理解，

让她心里始终感到踏实满足。

春去秋来，这些跨越时间年轮的温

暖 情 感 ，在 这 条 寂 静 的 山 路 里 悄 然 生

长。今年是刘艳和晏斌携手走过的第

22 个年头，也是女儿军校毕业的第一

年。毕业后，晏子祎追随父亲的脚步，

来到新疆某部。前不久，晏子祎休假回

家，提出和刘艳一起去探亲，并以战友

的身份和父亲共同巡边。

经连队党支部同意，刘艳母女俩跟

随晏斌所在的巡逻分队出发了。雪后

的山林，寒风凛冽，途中大部分地方都

是没过膝盖的积雪。在攀越一处山坡

时，晏子祎突然脚下踩空失去平衡。紧

急关头，晏斌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她。

看着不断滚落的积雪和碎石，刘艳

心里一阵后怕。在家的时候，晏斌经常

会讲边防巡逻的一些故事，比如，有战

友 为 了 救 牧 民 的 羊 群 ，失 足 掉 进 雪 窝

里。有战士骑马上山，行至中途突降暴

雪，马也不走了，他只能牵着马，蹚着齐

膝的雪，走了 10 多公里山路……这一

切，刘艳过去只当作故事听，没想到，自

己也成了故事中的人。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队伍抵

达任务终点。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边防有我

在，祖国请放心！”站在界碑前，看着眼

前的壮美边关，听着官兵的铿锵誓言，

刘艳和女儿的手握得更紧了。

刘艳和女儿下山回家那天，又下起

了大雪。

“快上车吧，外面冷，到家记得报个

平安。”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刺破山谷。

车 窗 内 外 ，父 女 俩 不 约 而 同 地 抬 起 右

手，互相敬礼。看到此情此景，刘艳心

里涌上一阵温暖。

山路上，刘艳凝眸远望，仿佛看到

了天上翻卷着的雪花和一路蜿蜒的温

暖。这是青春芳华的速写，也是坚定无

悔的诠释。

山 路 温 暖
■訾 豪 梁文博

家 事

左图：前不久，刘艳跟随丈夫晏斌去巡逻。出发前，她特意为丈夫整理防寒面罩。右图：巡逻分队抵达一处登高观察点，

晏斌和女儿晏子祎登上哨楼进行观察。 作者提供

周文是西藏昌都军分区的一名士

官。使命在肩，他无法经常陪伴女友。

每次和她约定要做的事，周文都会写在

手机备忘录里。

“我一定娶你”，是备忘录里加粗标

红的一条。入伍那天，他向女友许下了

这个承诺。

读大学时，他和女友相约一起从“校

服”“学士服”走到“结婚礼服”，结果自己

中途选择了“迷彩服”。女友一时间无法

接受，一连几天没理周文。

周文离开学校前往部队那天，女友

将一头乌黑的长发剪成了“板寸”。送周

文的路上，女友一直沉默不语。周文知

道，她还在生气。出发在即，女友终于开

口：“等我头发长了，你娶我可好？”期待

已久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周文无比激动，

大声喊道：“我一定娶你！”

入伍后，周文许下了一个个爱的承

诺。这些承诺，他一次次说出，却由于种

种原因，总是迟迟才能兑现。

女友大学毕业那天，周文对她说：

“就算我不能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我也

一定会在视频里远远地陪着你！”然而，

那天临时有了巡逻任务，周文对女友又

一次食言了。

巡逻路上，周文有些忐忑不安。老

班长看出了他的心思，安慰道：“不用担

心，小娜是个懂事的女孩，她会理解你

的。不然，你们分别时，她也不会剪掉长

发为你送行。”

老班长的话，让周文心里踏实了不

少。巡逻归来，周文顾不上换身干净衣

服，立刻领到手机给女友打电话。刚开

机 ，他 就 看 到 了 几 十 条 女 友 发 来 的 消

息。“一个人的毕业典礼我挺失落，可作

为学生代表发言时，我告诉全校师生，当

兵的男儿更懂真情，我因有你自豪！”“上

次，你说巡逻路非常湿滑，经常摔倒，我

给你买了护具和创可贴，已到收发室啦，

记得查收！”……周文读完女友的消息，

热泪盈眶。

“护具合身，伤口遇上可爱的创可

贴，格外暖心！”周文开心地将“使用体

会”发给女友。

时间总能教会人们成长。一次次爱

的承诺，让女友理解了周文的不易，也深

深体会到他的深情。今年 5 月，周文休

假探亲，与女友一同见了双方父母，并订

下了婚期。归队后，他立刻向组织递交

了结婚申请书。这份爱的承诺，将在不

久后兑现。

兑现爱的承诺
■伍海峰 周楚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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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情相悦

考上军校那年寒假，我从学校所在

的城市南京回到老家丹东。家乡的寒

潮让在学校基本闲置的军大衣，派上了

大用场。

到家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穿着军

大衣回乡下看爷爷。一进门，一股热气迎

面扑来。我准备脱下军大衣，爷爷却颤颤

巍巍地走到我面前，按住我的手：“乖乖，

先别脱大衣，敬个军礼，让爷爷看看。”我

立正敬了个军礼。爷爷张开双臂抱住我：

“我孙子成军人啦，我这辈子没白活！”

隔着厚厚的大衣，我还是能感受到

爷爷那颗激动的心。那天，我原计划吃

完午饭就回城里，却禁不住爷爷一再挽

留。他的理由让我实在不忍拒绝——他

想盖着我的军大衣睡一晚，感受一回军

大衣的“暖”。

当晚，爷爷生怕弄脏军大衣，特意拿

出一条崭新的毛巾被，裹住军大衣的里子

和领子。然后，他把自己的棉被放一旁，

盖上了军大衣，躺在炕头渐入梦乡。那

晚，爷爷不时传来“打”“杀”“拼了”“隐蔽”

等断断续续的梦呓。我猜他一定是在梦

中又回到了长津湖战场。次日醒来，爷爷

说他睡得很暖和。他还说，他梦到了那些

被冻僵的烈士，是他们用生命换来我们今

天衣食无忧的好日子，让我一定要学好本

领，保家卫国。

1950年的长津湖战役中，年仅 14岁

的爷爷是支前担架队的成员。他亲眼

见过很多战友身体被冻僵，依然保持着

战斗姿态的惨烈情景。在那个物资匮

乏的特殊年代，很多部队接到作战命令

后，来不及等到棉衣配齐就奔赴战场。

一天，一位名叫高进的指导员腿部

中弹，昏迷不醒，被分配到爷爷的担架

上。高进的领导担心高进转移途中再遭

冻伤，便果断脱下自己的军大衣盖到高

进 身 上 ，并 叮 嘱 爷 爷 不 论 途 中 有 多 艰

险，都坚决不能丢下伤员；如果伤员途

中牺牲了，也一定要将其抬到国内才算

完 成 任 务 ！爷 爷 和 同 伴 当 即 拍 胸 脯 表

示，一定与伤员共存亡。

转移途中，爷爷和同伴时刻不忘领

导嘱托，无微不至地照看高进：他们会

不时地抓个雪球揉搓成水，滴进高进嘴

里，滋润其唇齿并刺激他早些苏醒；定

时给高进揉搓手脚，避免他被冻僵；把

高进的胳膊放到大衣袖里，再用草绳系

住袖口以避寒。爷爷还脱下自己的棉

坎肩，盖住高进的脚……

在爷爷和同伴的悉心照料以及不停

的呼唤中，高进在途中奇迹般地醒了。

醒后的高进，机警地指挥爷爷和担架队

成员夜行晓宿，成功躲过敌机轰炸。大

家一路颠簸辗转，忍饥挨饿，终于在一个

深夜回到丹东的一户老乡家里歇脚。

老乡家尽管很穷，但还是拿出家里

唯一一床棉被把伤员们安置到热炕上，

并做了一大锅酸汤子给伤员和担架队

成员暖胃充饥。那是爷爷入朝近一周

里，吃上的唯一一顿热饭。他深切地感

受到回到祖国怀抱的温暖。

饭后，高进脱下那件一路当棉被、护

佑他平安回国的军大衣，郑重地交给老

乡，充当这顿饭的伙食费。老乡连连推

辞：“你们志愿军出国作战，连命都能豁出

去，我们老百姓管顿饭怎么能要饭钱呢？”

说着，老乡把军大衣又盖到了高进身上。

爷 爷 将 这 一 切 看 在 眼 里 ，刻 在 心

底。从此，那件血迹斑斑的军大衣，爷

爷念念不忘。

爷爷在担架队时，曾多次请求火线

入伍，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后来，爷

爷又寄希望于我父亲，但我父亲眼睛近

视，再次与“军大衣”失之交臂。于是，爷

爷又将殷切期望寄托到我身上。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经常给我讲他

所亲历的抗美援朝战场。一次生日，爷

爷拿出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为我买了

一套海军童装。我穿着这套小军装，在

同伴们面前威风了好一阵子。

高 考 时 ，我 报 考 了 军 校 。 从 军 报

国，是爷爷给我的一道必选题，我必须

全力以赴去作答。

那年 8 月，我从凉风习习的鸭绿江

畔，来到闷热的南京，一时还有诸多不

适。周末与爷爷通话时，我随口提起新

训 的 辛 苦 ，爷 爷 便 在 电 话 那 头 严 肃 起

来：“孩子，再苦能有当年朝鲜战场上的

志愿兵受冻挨饿苦吗？别的不说，单为

你一年四季发的各式军装，你也要给我

挺住了。好钢都要在烈火中炼，是我的

孩子就要给我争口气。”

是啊，和平年代的军人，再苦再累，

能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辈们苦吗？

这些年，每当学习和工作中遇到挫

折时，我都会及时与爷爷通话。爷爷的

家常话里，总蕴含着许多人生哲理，能

随时为我解惑，促我奋进！

去年 4 月，我与同是军人的女友在

驻地领了结婚证。今年“五一”，我们回

老家举行了婚礼。婚礼上，90 岁的爷爷

摸着我们崭新的军装礼服说：“看看这

身军装多英俊、多威武，等将来你们有

了孩子，让他们再穿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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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大 衣
■赫 穆

家 风

去年10月，赫穆和妻子回老家看望爷爷赫崇德。爷爷挂上“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与他们合影留念。 作者提供


